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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媒介出现之后， 在新介质的连接下人们的空间感知如何发生改变？ 进行着怎样的空间实

践？ 文章尝试以中介化理论为脉络， 以技术为线索， 探讨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 并借此管窥当

代人的生存状态。 文章通过对上海、 杭州、 南昌、 萍乡四地 ５９ 位手机用户调研后发现： 首先， 作为中介

的移动媒介型塑了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 物理空间肉身在场的单一状态被远程在场、 缺席在场等多重中介

化在场状态所取代； 随着在场感的改变和 Ｗｉ－Ｆｉ 边界对实体边界的渗透和僭越， 引发了心理边界的和物理

边界的重塑； 在这种条件下， 人们借由移动媒介脱离既有空间， 颠覆结构性的角色身份， 打破公共空间与

私人空间的壁垒， 构建了一种融合、 流动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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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移动媒介出现之后， 新的传播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有人说， 它以一种 “既隔离又

连结” 的方式塑造了新的人际关系；［１］有人说， 它以贯通衣食住行多重场景的技术手段构建了新的都市

生活方式；［２］也有人说， 我们目前生活的空间， 正在经历着由移动媒介技术所带来的融合与颠覆。 尤其

是自从卡斯特扼住信息社会 “流动性” 的特性， 指认了 “流动空间” 这一现代社会 “支配性的空间逻

辑” 以来，［３］传播技术与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人们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地理隐

喻， 来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进行理解和阐释。 例如 “网络空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４］ “狭隘空间 （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 ［５］ “混合空间 （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ｐａｃｅ） ” ［６］ 等等。 在这些新型的空间中， 人们普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是： 新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重塑公共和私人生活。［７］它们 “模糊了物理和数字空间之间的传统边界”，［８］

“为公众参与创造了新的时间与空间”。［９］看上去， 现代社会空间的融合性与流动性已成为一个公认的既

定事实， 它既是学界掌握当下技术环境的重要特质， 也是展开后续研究的关键起点。
然而， 公 ／ 私生活的融合是如何发生的？ 流动的社会空间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并未从经验层面获

得足够的支撑， 也鲜有人深究其在经验层面的合法性。 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经验世界出发， 对移动媒

介中介下的空间实践进行探讨， 尝试解决 “在新介质的连接下， 人们的空间感知如何发生改变， 进行

着怎样的空间实践” 这一问题， 并且希望借此讨论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为此，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期间， 对上海市、 浙江省杭州市、 江西省南昌市以及江西

省萍乡市等四座城市中的 ５９ 位智能手机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对其中部分受访

者进行了二次回访， 以期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城市的选择主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 互联网生

活发达程度、 区域位置、 人口规模等因素。 受访者的选择采取滚雪球的方式， 以智能手机使用者为基

本条件， 从作者日常交往圈出发逐渐往外扩散， 在对象的选择上尽量考虑样本的代表性。 在 ５９ 位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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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 男性占 ５１％， 女性占 ４９％， 与智能手机用户性别比例相当；① 年龄分布上 ２０—２９ 岁占 ３２􀆰 ２％，
３０—３９ 岁占 ３７􀆰 ２％， ４０—４９ 岁占 １３􀆰 ６％， ５０—５９ 岁占 ８􀆰 ５％， ６０—６９ 岁占 ８􀆰 ５％， 基本上符合智能手

机用户年轻态的现状；② 在职业上， 包括大学生、 教育工作者、 公司白领、 全职妈妈、 个体老板以及城

市中的蓝领阶层。 其中还涉及几位兼职提供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的对象， 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开专车，
有的在微信上开网店。 这些受访者鲜活多彩的生活经历， 有效地丰富了本研究的内容。
　 　 访谈的方式采取半结构半开放式。 根据正式访谈前受访者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访谈， 同时结合受

访者手机设置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现场提问。 所有的受访者均知情同意， 由于部分内容涉及隐私， 笔者

在文中对他们进行了匿名处理。

二、 空间实践与技术中介

在社会理论中， 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而是社会的表现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是共享时间的社

会实践的物质支持。［３］（５０５）社会空间支持着特定的空间实践， 而空间实践也激活并生产着社会空间， 空

间实践理论讨论的日常生活， “就是介入、 挪用权力和空间的方式。” ［１０］ 空间不是给定的或不可更改的，
它始终经历着被不断更新、 创造的过程。 所以，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生产模式， 每个特定的社会关系

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 ［１１］而在传播学视野下， 许多学者恰恰认为， 正是传播媒介， 为社会关系

乃至社会空间的重塑带来了契机。 正如电子媒介突破了物理空间的藩篱， 构筑起了 “消失的地域” 一

样， 当移动媒介技术介入之后， 传播方式的改变势必带来全新的空间实践， 构建全新的社会空间。
事实上， 当我们将传播技术与 “重塑” “构建” 等词联系在一起时， 技术便已脱离了 “控制” 和

“劝服” 的议程。 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思路背后， 蕴含着对传播技术不同以往的定位。 近年来， 类似的传

播理论讨论很多， 其中， 英国学者西尔弗斯通关于 “中介化”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概念的论述自成一脉， 他以

此构建起了一套关于传播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独特理论进路。
中介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 首先， “中介” 这一术语超越了单一的媒介文本和效果分析逻辑， 强

调的是传播媒介中介化的过程， 以及对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方式产生的重大影响。［１２］ 如同西尔弗斯

通所说： “这种中介化的呈现反过来又为我们定义和经营与他人的关系提供了框架， 尤其是对那些身处

远方的人们， 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只出现在媒体中的人。” ［１３］ 其次， 与强调技术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 “技
术自主论” 不同， 中介化理论认同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社会互相型塑的双重逻辑。 它认为传播过程与

社会环境互为中介， 相互并构， “要求理解传播过程如何改变支撑它们的社会文化环境， 反过来也要求

将社会视为中介物， 制度和技术以及由它们传递的意义， 都由接受和消费它的社会过程所中介。” ［１４］ 第

三， 自西尔弗斯通早年间的 “驯化” 研究开始， 在他的技术观念中始终蕴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即对人能动性的强调。 他认为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 媒介技术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是不均衡的。
人们对媒介技术的创造性地使用， 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关系和形态的转变， 一方面也呈现出了中介过程

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因此， 在中介化的理论模型中， 因果机制不是媒介， 而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

社会机制或因果机制事件。［１５］人之于媒介技术的 “抵抗” 力量， 让 “中介化” 更像是一个 “战场”， 一

个 “ ‘理性’ 设计的、 显性运作的权力这个 ‘战略’ 与机会主义的、 灵活隐性的 ‘策略’ 相碰撞的

界面。” ［１６］

从中介化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 传播技术不是任人操控的工具也不是孕育所有社会变迁的元过

６１

①

②

根据艾媒发布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研究报告》， 我国智能手机男性用户占 ５２􀆰 ７％， 女性用户占 ４７􀆰 ３％。 ｈｔ⁃
ｔｐ： ／ ／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 ｎ４４５１１９０６１􀆰 ｓｈｔｍｌ􀆰

根据艾媒发布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研究报告》， 我国智能手机用户的年龄分布中 ３５ 岁以下的占 ６３％， ３５－
４５ 岁占 １６􀆰 ６％， ４６－５５ 岁占 １３􀆰 ９％， ５６ 岁及以上占 ６􀆰 ５％。



第 ４ 期 曾　 薇： 重塑边界： 移动媒体中介下的空间实践

程， 中介化视野下的传播技术诞生于社会土壤、 成型于日常生活， 它的出现和演进镌刻着人类社会不

朽的烙印。 而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种中介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和连接时， 他

们的人际关系、 社会形态， 都将随着这种被赋予了不同意义的新中介的型塑而发生不同的变化。 回到

中国的语境下， 近年来让人无法忽视的一个现象是，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 已成为中国网民接入

互联网的主要设备。① 当新媒介技术已成为人们连接世界的重要中介， 那么在它的桥接下， 人们的生活

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当提及新技术环境下的空间实践时， 人们发现焦点已经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非物理空间， 而空间

的涵义也被再三审视： 应该将 “同时并存之时间的物质支持” 这个 “空间” 的基本概念 “和邻近观念

区分开来”， 这样 “才能够解释不依靠物理上邻近的那种同时性之物质支持也有其存在的可能， 而这正

是信息社会的支配性活动的情形。” ［３］（５０５） 也就是说， 新传播技术对空间实践带来的影响的， 关键点在

于， 技术的介入触发了空间实践中除去物理属性之外的因素。 那么， 在传播技术、 空间实践与网络空

间之间的这个关键连接点是什么呢？ 或许对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我们接纳空间作为一个超越

实体边界的概念， 认同对空间的界定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经由传播媒介进行策略抵抗， 这一中介塑

造的可能性的话， 我们会发现， 作为人体感官延伸的移动媒介技术， 它所中介的空间实践不是从塑造

肉眼可见的墙壁开始的， 而是从中介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开始的。 换而言之， 移动

媒介触发的空间实践的那个关键点即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 而这种空间认知感觉， 即为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所经验到的空间 “在场”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１７］

三、 从 “在场” 到 “中介化在场”
传播学研究的场域中， “在场” 关注的是当电子媒介介入之后， 尤其是电子媒介建构的虚拟现实的

出现， 物理空间身体在场状态所发生的变化。 事实上， 在手机等移动媒介出现之前， 人们借由电视、
电脑、 电影屏幕甚至文学作品， 也能在某些特殊或者固定的地点， 获得这种多重在场感的经验。 然而

随着移动媒介出现之后， 其移动性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的技术特性， 使得这种空间体验解除了特定时空的约束，
随时随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空间实践。

这种经由移动媒介传送的 “中介化在场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让人们产生与遥远的人事物共同

“远程在场 （ ｔｅ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的空间认知感觉， 同时相对物理空间来说， 又呈现出 “缺席在场 （ ａｂｓ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的状态。 这种复杂的空间感知， 打破了原来单一物理空间身体在场的感知状态， 由此开

始， 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迈出了空间实践的第一步。
（一） 远程在场

人们首先会获得一种对远程环境中介化的感知。 这个环境可能是另一个遥远时空的真实环境， 也

可能是一个由计算机合成的虚拟世界或交往空间。 根据空间体验的不同， “远程在场” 又包含两种中介

化状态： “空间在场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和 “社交在场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首先， “空间在场” 是一种基于技术中介达成视觉 “可见” 而带来的身体在场的空间体验。 空间在

场 “最核心的维度就是认为身体位于媒介描绘的空间环境中的感觉。” ［１８］ 访谈中， 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

视频聊天的经历， 打开手机与远方的亲人朋友视频聊天， 他们不需要身体在场于同一时空就可以互相

看见， 这种中介的可视性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为构建跨越时空、 彼此共在的中介化空间提供了条件。

７１

① 根据 《第 ４３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８􀆰 １７ 亿， 占总人口 １３􀆰 ９ 亿的

５８􀆰 ８％； 我国 网 民 使 用 手 机 上 网 的 比 例 达 ９８􀆰 ６％。 ｈｔｔｐ： ／ ／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ｇｙｗｍ ／ ｘｗｚｘ ／ ｒｄｘｗ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 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
７０６４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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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沈女士离开老家萍乡独自在石家庄打工已经快 ２０ 年了， 儿子、 女儿、 女婿以及外孙都在老

家。 多年来与家人分隔两地， 让沈女士养成了没事就与女儿视频聊天的习惯。 “晚上吃完晚饭， 收拾好

了， 洗完了脸， 刷完了牙， 没事就躺在床上视频。 我把手机这么一放 （注： 沈女士做了一个把手机放

在桌子上的动作）， 就可以视频了， 就可以照着宝宝 （注： 外孙） 在这里玩啊， 我去上厕所都可以看。”
当被问到视频时是一种什么感觉时， 沈女士说： “视频的时候呢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诶， 一打开直接就

能看见你。 打个比方我在北京的亲戚， 我们视频聊天， 就能他在北京我在江西， 这么远的距离， 我一

下就能看见， 好像就在隔壁房间似的那种， 很亲近的感觉。” （萍乡 沈∗∗ ５２ 岁） 远方的亲人通过手

机屏幕视听呈现， 让身处低语境传播场景下的沈女士， 即便没有刻意交谈， 也能感受到对方在空间中

的存在， 产生一种仿佛亲人就在 “隔壁房间” 的 “亲近感”。
当 ＶＲ 技术介入之后， 这种身体在场的空间真实感显得更加突出。 小孙是一个电子产品的爱好者，

他不久前购买了一个 “暴风魔镜”， 这是一款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 它可以与手机一起配合实现虚

拟现实的效果。 小孙说， 玩游戏时戴着这个 “魔镜” 给他带来了强烈的 “现实感” 和 “代入感”。 “玩
的时候， 你头扭一下里面的图像就随着扭一下， 很有代入感。 我玩 ‘房间逃生’ 的时候， 特别惊悚，
那时候真的被吓了一跳。 因为画面是第一视角， 你在光线很暗的黑屋子里走， 突然你面前就会蹦出一

个怪物， 音乐营造的也是这种氛围， 就和看恐怖片一样， 那一瞬间没办法分辨是真实还是动画。 （问：
跟看恐怖片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恐怖片可能代入感还没有 ＶＲ 的强。” 小孙说当戴上 ＶＲ 设备时， 对肉

身所处的物理空间就已经 “没有感觉” 了， “因为听觉和视觉都没法感觉到现实环境的东西了。 只有摘

下 ‘魔镜’ 的那一刻， 才有一种回归现实的感觉。” （萍乡 孙∗ ２０ 岁） 如果说沈女士通过视频感受到

的是如同真实空间般的在场感的话， 小孙在虚拟现实中体验到的则是足以让他产生真实空间感知的空

间在场。 这是一种心理上脱离物理空间在另一空间的全身心投入， 以至于达到空间混淆的地步， 小孙

说 “回归现实” 事实上也说明了他在另一空间的强烈感受。
其次， 在场感并非仅存在于视觉可见的层面， 沿着声音和文字展开的社交互动， 同样能构建出一种

“社交在场” 的交往空间认知感觉。 与其他在线参与者连接在一起的沉浸式的 “真实感”，［１９］ 让手机中

介的社交空间感知成为了可能。
曾先生退休已经 ５ 年了， 退休后的生活有点无聊。 一年前， 曾先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他说自从和

老同学微信聊天之后， 给他的退休生活 “增加了好多好多情趣”。 “我们大学同学建立了一个群， 目前

大概也有 ２ ／ ５ 的人加入了吧， 通过发发微信聊聊天， 哎呀， 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感觉好像是几十年来这

种生疏的感情一下子变得热乎起来了， 忽然之间感情变得深厚了， 没有这么陌生了。 在微信里面， 就

好像回到了原来在学校里、 在宿舍里一样， 甚至还要亲热。” 久未见面的老同学通过手机中介的社交场

景连接在了一起， 尽管他们从视觉上 “看不见”， 但是透过语音和文字对彼此感知 “可见”， 形成一种

如同共同在场的社交空间感受， 所谓 “情趣” 正是从社交中获得的愉悦和满足。 聊得开心时， 曾先生

说他甚至会全心投入其中： “整个人都在这个小圈子里， 旁边人跟我讲什么我都会不知道， 比方说我在打

字你来跟我说事情， 我可能就是 ‘啊’ 地应付一下， 其实耳朵里根本没有听进去。” （上海 曾∗∗６４ 岁）
当然， 社交在场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场景， 同样也包括手机中介的学习、 消费、 娱乐等

其他场景中各种各样的社交在场。 多重场景下的社交在场营造出一种全新的人际互动的空间认知感觉。
更重要的是， 当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交织在一起时， 人们的空间感知从网络空间延续到物理空间， 又

从物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 从而形成了一种时刻处于被打乱、 交织、 重组的、 远程在场与物理空间

在场互相融合的空间感知。
（二） 缺席在场

在使用手机展开交往时， 人们从心理上脱离物理空间进入到网络空间中， 呈现出远程在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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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身体的分离使得人们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出现变化， 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中身心合一的在

场感， 呈现出一种身体在现场但感知却在远方的 “缺席在场 （ ａｂｓ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状态。 这种空间感知

与物理在场相对， 在远程在场出现伊始便同时诞生。 就像 Ｋａｔｚ 说的那样， 物理接近度已不再是在场的

必要条件。［２０］

例如前文提到用 ＶＲ 玩游戏的小孙， 戴上 “暴风魔镜” 的一刹那他就已经远程在场于虚拟现实之中

了， 对物理空间的无感也就意味着此刻他在这一空间中的缺席在场。 全神贯注聊微信而听不见身边人

说话的曾先生， 也属于同样的状况。
南昌的小邬也说， 她和她的前男友经常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或电脑， 虽然身体在同一个房间之内， 但

是互相之间缺乏交流。 这种缺席在场的状态存在了很长时间，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像我以前男朋友，
他就是喜欢霸着个电脑玩游戏、 看视频， 基本上电脑就没离开过。 我们俩坐床上， 我拿着个手机， 他

端着个笔记本， 都不怎么说话。 因为他看的视频我又不看爱， 我就没办法， 我就玩手机啊。” （南昌 邬

∗∗ ２４ 岁） 小邬说， 其实她很想和对方面对面地交流， 但是电子屏幕却将二人阻隔开来， 个人化的手

机让他们沉浸在各自的远程空间当中， 造成二人在物理空间中的缺席在场， 同时也将他们的心理距离

越拉越远。
上述案例不仅说明人们对手机的痴迷， 更重要的是， 从中可以看到手机中介带来的多元化的空间

在场感， 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新的空间生产的可能性。 必须指出的是， 在移动媒介中介的空间实践中，
人们的中介化在场并非以单一的形式存在， 就像不再以物理在场单一状态存在一样。 人们拿起手机实

现远程在场， 在网络空间不同场景下进行空间在场和社交在场的自由切换， 而此时对于物理空间来说，
当事人又呈现出一种缺席在场的状态； 当放下手机， 或者准确来说当人们的意识回到肉身所在的空间

时， 又会与物理空间的场景进行连接， 呈现物理在场。
如大学生小张说， 他的室友是个手机控， 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前几乎时时都在玩手机。 “你会觉

得他每时每刻都在低着头用手机， 但是我们干什么事他都知道， 我们说什么话他还能接得上。 我觉得

他是进化了， 真的是进化了。” （杭州 张∗∗ ２０ 岁） 小张对室友的调侃， 实际上是对他能够在多种空

间在场状态中自如切换的感叹。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样的体验并不陌生， 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普遍能感受到通过手机在

多重在场状态中随意跨越。 而在空间实践中， 空间在场感的多元化和多重空间的实时切换则意味着，
在场感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物理空间之内， 人们可能同一时间在多个重叠的空间中穿梭， 在场于多个空

间的同时也可能缺席于肉身所在的物理空间。 多重空间的叠置交融， 空间之间的无缝连接和切换， 随

着空间在场感知的中介化， 人们体验到的对空间边界的感知也变得不同， 它们可能被僭越、 可能被重

构甚至可能已经消弭殆尽。

四、 边界的重塑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在日常生活领域是 “强者” 与 “弱者” 竞争的地点。 例如公共广场和建筑的实

体空间， 权力机构围绕着它们划定边界， 绘制并限定了空间内的特定活动。 而人们则通过行走和对空

间的陈述来对 “战略” 主导的叙事进行质疑和调整。 德塞托在谈论空间实践时， 假设物理空间的界限

是固定的和有限的，［２１］然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剧变。 人们借由移动媒介， 首先重塑了自身的空间

认知感觉， 物理空间肉身在场的单一状态被远程在场、 缺席在场等多重中介化在场状态所取代。 随着

空间感知在多重空间中的游移， 人与人之间心理边界的限定、 区隔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空间的实体

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空间实践中边界的内涵得到了扩展。 此外， 心理界限具有无形、 随意、 流

动的特点， 这意味着人们对边界的建立和撤销将会更加随心所欲， 对实体空间的抵抗也将更加得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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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相应地也将降低实体边界作为空间阻隔的意义。 其次， 单从物理空间的实体边界来看， 由于 Ｗｉ－Ｆｉ
边界对实体边界的渗透和僭越， 人们对实体边界划定的物理空间也出现了重新认定的情况， 也就是说，
物理边界此刻也遭遇了重构。 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秩序的打乱， 人们可以借助移动媒介脱离既有空

间、 征用特定场景， 以颠覆或转化某种结构性的角色或身份， 从而打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壁垒，
构建出一种融合、 流动的生活空间。

（一） 心理边界的树立与重塑

小朱来上海读书已经两年了， 因为学业紧张她很少回江西老家。 以前回家还能享受和父母在一起

的家庭生活， 而最近一次回家的经历却让她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今年我过年回家不是待了将近一个月

嘛， 本来都很难得的， 但是每天晚上几乎都是， 我们三个人也不会坐在一起看电视， 基本上就是我妈

跟我爸一个人玩一个电子设备， 我妈可能要不就用手机或者平板， 或者是那个电脑吧， 然后我爸可能

会看电视， 也可能就是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小说什么的， 然后我一个人也是很无聊， 只能坐在我自己的

房间， 玩我的电脑。 所以其实跟我在寝室没有太大的差别。” （上海 朱∗∗ ２５ 岁） 原本看电视还能让

三个人聚在一起， 而手机、 电脑却将他们传送到了各自的远程空间中。 无形中的心理边界， 造成了一

种空间分割的局面， 使得小朱产生了一种如同分隔两地， 不在同一空间的感觉。 随着远程在场的出现，
物理空间中的缺席在场也意味着， 一道看不见的心理边界正在人与人之间悄然生成。

谢先生是一位公司职员，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需要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 每次开会前， 谢先生说

他都会把手机带上： “实在是太无聊了， 本来也没我的事， 光是别的部门协调就可以了， 但是领导让你

去你就必须要去。 那能怎么办呢， 看手机吧。” （南昌 谢∗∗ ３２ 岁） 看手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谢先生

有意放飞自己， 让自己从身体所处的空间中短暂解脱。 大学生小孔还提到她在微信不同的 “大群和小

群” 之间跳跃的经历： “比如说在大群里， 偶尔别人会聊一些特别专业的话， 我们可能不怎么讲话。 然

后我们在另一个群里就会疯狂吐槽说， ‘哎， 讲这话真的一点也不符合什么的， 说这怎么能这样呢， 这

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病’ 之类的话。” （杭州 孔∗∗ ２０ 岁）
无论是像谢先生一样从物理空间脱离， 还是像小孔一样从远程在场的某个空间跳转到另一个空间，

心理边界的树立和空间感知的变化， 让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主动从当下的空间中跳脱出来， 随意挪移、
进入其他的空间场景， 以抵抗特定空间中结构性规则和身份的限制。 只要拿起手机， 谢先生随即让自

己脱离办公室的空间， 摆脱公司职员的身份； 小孔则在网络空间中找到另一个发表真实想法的地方。
他们对空间的感知越来越与心理感知有关， 物理边界的限定性也在这种随心、 随意的 “飞越” 中变得

愈加模糊。
（二） 物理边界的打破与重构

网络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程度的增加， 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上海为例， 在 ２０１７ 年底

就已实现全市 ４Ｇ 网络基本全覆盖。① 这不仅表明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空间中， 网络信号如同基础设施

一般成为必须， 同时也意味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都市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 于是， 人们对空间边

界的认定， 开始增加了一项除去厚重水泥墙以外由网络信号界定的标准。
首先， 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被区分为有网络的空间和没有网络的空间， 或者有 Ｗｉ－Ｆｉ 的场所和没有

Ｗｉ－Ｆｉ 的场所。 李先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繁忙的工作常常需要他回家以后继续使用电脑加班， 因此对

他而言， 家居空间因为 Ｗｉ－Ｆｉ 的存在而产生了差别。 “我一般是在书房， 因为我家只有书房和旁边的房

间有 Ｗｉ－Ｆｉ， 楼下没有 Ｗｉ－Ｆｉ， 我会等老婆孩子都睡了就在书房做事， 如果楼下有 Ｗｉ－Ｆｉ 也会在楼下

０２

①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全市 ４Ｇ 网络用户数达到 ２３８８ 万户， 比上年末增加 ５１５ 万户。 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服务优化升级，
完成原有 １４００ 处场所从 ２Ｍ 到 １０Ｍ 的普遍提速， 累计开通 ２０００ 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ｓｈ􀆰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ｓｊｆｂ ／ ２０１８０３ ／ １００１６９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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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萍乡 李∗∗ ３７ 岁） 可见， Ｗｉ－Ｆｉ 的边界限定了李先生在家中的活动范围， 从而将作为一个整体

的家居空间进行了重新划分。
其次， Ｗｉ－Ｆｉ 信号对物理边界的穿透和僭越， 刷新了人们已有的因为实体边界而建立起来的空间观

念。 换而言之， 特定空间中 Ｗｉ－Ｆｉ 信号的边界， 超越了物理界限成为了某些人对空间边界的新感知，
甚至重新定义了原本的空间概念。 访谈中我们发现， 尤其是对于很多没有开通手机移动网络的人来说，
他们与随意行走于网络世界的人不同， 离开 Ｗｉ－Ｆｉ 环境之后他们对于网络空间的脱离感格外强烈， 因

此相应地他们更易于透过 Ｗｉ－Ｆｉ 的边界来重新界定空间范围。
上海的孙女士由于担心操作不熟练而造成流量浪费， 所以选择不开通移动互联网服务， 于是她只

能在固定的空间， 比如家中等少数几个有 Ｗｉ－Ｆｉ 的地方连接互联网。 孙女士说， “从外面回来， 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手机， 看看谁给我留言了。” 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 久而久之孙女士对家的空间感知与 Ｗｉ－

Ｆｉ 的范围连接在了一起， “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家门就先连上了 Ｗｉ－Ｆｉ， 我也觉得进了家门一样。” （上海

孙∗∗ ６０ 岁） 从孙女士的话语中可以看到， 在她眼里， 家的空间概念甚至随着 Ｗｉ－Ｆｉ 信号的渗透从四

方围墙的边界中延展开来。 虽然身处家的围墙之外， 但由于连接上了这个空间的 Ｗｉ－Ｆｉ 信号， 从空间

感知上来说， 也能产生一种身处围墙之内的领地归属感。 更重要的是， 网络空间的在场感让人容易忽

略物理空间的边界， 也就是说， 中介化在场和心理边界的树立， 将有可能使得物理空间的边界软化甚

至消失。 作为一种空间范围的界定， 物理边界正面临着被解构和重塑的境地。
（三）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互嵌

技术中介下的空间实践以重塑人们的空间认知感觉为起点， 而中介化在场则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和

物理空间边界的重构。 人们借助移动媒介中介， 从一个空间传送到另一个空间， 从一个场景转移至另

一个场景， 模糊了空间的边界， 突破了公 ／ 私空间的界限， 也颠覆了特定空间的结构性身份。 在场感的

转换、 边界的移动、 空间场景的融合、 身份的杂糅， 这一切构成了公 ／ 私空间的互嵌。
自称为吴董的吴先生， 是移动公司的工程师， 同时也是一位 “微商”。 在本职工作之余， 吴董还在

微信上经营一家书店以及一个彩票群。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需要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回答买家的问题或

者用微信收账， 这完全打乱了他之前在公司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 和相对固定的工作、 生活分离的状

态。 不仅如此， 吴董说： “现在所有的朋友约吃饭约打牌都是在微信上面约。” 也就是说， 同样在手机

中介的网络空间当中， 面对不同的微信聊天对象， 吴董对应的是不同的身份角色和不同的空间场景。
跟客户聊天时， 吴董是作为卖家在公共空间中远程在场； 而跟朋友约饭， 则是作为伙伴在私人空间中

远程在场。 吴董说自己完全可以实现在这两种空间场景的 “秒切换”。 （萍乡 吴∗∗ ３５ 岁） 上一秒还

在回复客户的咨询， 下一秒就可以换一种语气与朋友开玩笑， 再也没有固定的顺序与规则了。 “秒切

换” 言说的， 一方面是漂浮在网络空间不同场景之中以及融合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中人们自由而

无序的生活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借由手机中介实现的、 以个体为中心的、 对角色扮演的操控性和

能动性。
上海的熊小姐就是这样。 但与吴董不同， 她感受到的不是 “秒切换” 的适应， 而是公共空间对私

人空间的侵占与挤压。 熊小姐在一家公司担任公关经理， 平时工作非常忙碌，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 熊

小姐与笔者约在了一家甜品店进行访谈。 半途中熊小姐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 随即我们的访谈中断。
在熊小姐看过微信之后， 她一脸无奈地将手机锁屏并甩在桌上。 熊小姐后来告诉我， 是她的老板在微

信工作群中针对她的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 这让她感觉 “很烦”。 “我不喜欢在微信里面说工作， 就像

我刚才看到的那个， 说了一大堆， 然后其实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事实的情况，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回了。” 访谈快要结束时， 熊小姐仍然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 再次向我抱怨： “我特别不喜欢微

信里面的工作群， 我只要看到微信群有人新留言我就心情很烦躁。 有时候晚上 １１ 点半领导在里面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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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信息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想发火。” （上海 熊∗ ３３ 岁） 微信的出现， 瞬间将熊小姐从周末的甜品店

拉回到了公司的办公室。 如果说吴董借由手机完成了对个体身份的把控和对结构性规则的挑战的话，
那么从熊小姐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事情的另一面， 那就是场景秩序的失控。 事实上， 与其说熊小姐苦

恼的是工作对生活的打扰， 不如说是她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织重叠状态的不适应。 现代社会在移

动媒介的中介下， 或许每个人都要面对这种脱离了固态时空结构以及线性、 规律化生活状态的 “流动”
境况。

五、 讨论： 移动媒介中介下的时空重塑

从空间实践上来说，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物理空间的范围限定，
二是空间内不同类型实践活动的分离。 然而人们发现， 这种公 ／ 私截然分离的 “伟大的二分法” 已经不

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 因为， 无论是对于空间边界还是实践活动来说， 公 ／ 私空间的融合已成为当

下有目共睹的事实。 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私人空间的公共化， 公 ／ 私空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那

么， 这种融合的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移动媒介技术环境中我们观察到的是， 人们在新传播技术的

中介下， 产生了新的空间感知， 并由此引发空间边界的重塑， 在新的空间实践中建构出融合流动的生

活空间。
当然，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 公 ／ 私空间融合的背后有各自复杂的深层次原因， 也势必

带来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但是， 本文尝试以中介化理论为脉络， 以技术为线索切入传播媒介与

社会空间的互构关系， 尝试抽离出技术中介在空间实践中的行进之路， 透过技术的视野管窥当代人的

生存状态， 或许能够提供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丰富探讨的层次。
由此延展开去， 技术中介的空间实践刷新了人们对 “可见” “空间” “时间” 的固有认知。 融合空

间中人们彼此可见， 这表示我们今天的公共空间所拥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它至少部分由中介的可见

性组成， 用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的话来说就是 “中介的公共性”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ｎｅｓｓ）。 “物理空间是组成私有领

域的一部分， 但它们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决定性的东西， 它们作为私人领域的组成特征越来越不重

要。” ［２２］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情境化的， 非此非彼可随意转换并拥有无限可能的 “阈限空间”。［２３］

如果从传统观念来看， 这个由技术中介的空间并不具备空间的特征， 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时间观

念。 它是一个 “共时性的世界”，［２４］是一个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并存的世界。 生活在这个空间

中的人 们， 跨 越 空 间 共 存 于 时 间 的 一 刻， 共 享 传 播 技 术 中 介 所 制 造 的 “ 去 空 间 化 的 同 时 性

（ｄ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２２］（５７）同时， 当 “即时性” 成为当代文化的普遍样貌之后， 时间仿佛只有

当下而没有了绵延和流淌， “当下只呈现着四面展开的空间， 全球人类处于同一个空间平面上”。［２４］（１３）

齐格蒙特·鲍曼在他 《流动的现代性》 当中指明， 非结构化、 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成为当前现代性

的背景状况。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人们对接近 “瞬时” 的时间的把握， 成为了流动状态的决定性因素。
“瞬时” 意味着立即的 “当场” 实现和完成， 人们因此正在 “不同程度地接近于不定性”， 而一切 “永
恒的、 不可毁灭的基础” 都将被打破， 如果说 “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互相承诺的时代， 液态的现代性

则是一个解除承诺、 捉摸不定的时代。” ［２５］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预测， 但这便是当下人类生存的

境况， 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或适应的流动时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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